
“ 主旋律”第一次近距离将我点燃，是在长春电影
制片厂那个炎热的夏天。 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５日，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广电部部长艾
知生的陪同下，与长影的创作干部座谈。 当他知道长影
正在创作反映第一汽车制造厂“ 换型改造”的电影《 解
放》和表现石油工人海上钻井的《 男儿要远行》时，非常
激动地说：“《 解放》、《 男儿要远行》这都很好，因为一个
民族要振兴， 一个国家要兴旺， 必须有一种反映时代
的、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精神力量，得有精神支柱。 我
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这样的东西， 在这个方
面我们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希望能够看到反
映我们时代的、鼓舞我们人民的、能够把十亿人民凝聚
起来的作品。 ”

主旋律像一盏灯， 顿时照亮了我案头的剧本 《 解
放》。 当一汽遭遇市场冲击，２６０００辆汽车卖不出去，７亿
资金不能流通时，一汽陷入３０年来最困难的境地。 面对
竞争危机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一汽在中国北部摆下
了决定命运的换型改造“ 大决战”，与发达国家争市场、
比才智，十里车城拉响改革的汽笛。 我迅速投入一汽，
在沸腾的车间、在攻关的研究所、在忙碌的厂部，我都
被一汽人改革的激情所感染。 我在《 解放》剧本里刻画
主人公知难而进的改革意志， 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的
企业家形象。

记得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 胡启立同志还向长
影厂的十三大代表赵实同志问起《 解放》电影拍摄进展
情况。 后来，这部影片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反响强烈，获
得了国家的政府奖。

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从此照耀着我的编剧航向。为
追求“ 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用一年
时间创作《 蒋筑英》剧本，采访了６０多人，深深地被中年
科学家蒋筑英“ 一根蜡烛两头点”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蒋筑英的形象走上了银幕，他弹奏出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时代主调来，影响了无数观众。 这部电影获得政府
华表奖最佳影片奖， 我也因此获得了华表奖和金鸡奖
最佳编剧奖。 为表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我投身
到长白山区农村， 通过写干部下乡扶贫，“ 改造了一个
官僚，重塑了一个公仆”的故事，弥合了干群之间的裂
痕。 《 留村察看》受到了农民观众的喜欢。 紧接着参加
《 孔繁森》的电影创作，在反腐倡廉的呼声中，观众把拥
戴人民好干部的目光投向阿里高原的孔繁森。

“ 主旋律”是改革时代的口号，由中国电影界率先
打出，经过创作的实践和群众的检验，成为弘扬时代精
神和民族精神的代用词，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
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和强大号召力。 特别是１９９６年
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精品战略工程，对于反映时
代主旋律，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我更加

意识到主旋律不仅是社会责任， 而且要求社会效果和
社会效益。

主旋律首先要符合艺术规律，更要适应市场规律。
《 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在全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之际
的剧作。 这部电影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专
家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体现并凝聚了千百万人
的一种精神力量。 仅在北京就有１８５万人次走进影院，
至今依然保持北京市最高上座人次纪录。 我们是人口
大国，观众是多层面的，审美需求必然多样，主旋律电
影自有属于它的市场份额。

我在创作主旋律，主旋律也在改造我。面对网络信
息爆炸的时代，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想再走深入生
活的老路。 然而，主旋律的创作没有妙法灵招，没有捷
径后门，只有与时代同步，到群众中去，贴近生活，才能
感受社会的变化，倾听大众的呼声，才能捕捉时代的旋
律。 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基层。 当我走进少年犯管教所，
看到那么多的独生子女犯罪坐监， 一位从事教育、感
化、挽救工作的“ 法官妈妈”出现在我面前，她就是北京
市海淀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 为创作《 法官妈
妈》，我跟她办案，随她家访。 《 法官妈妈》走上银幕，在
校园，在家庭，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国际电影交流中，中
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先进法理观念，赢得了普遍称赞；
我去新疆、到延边，创作一个救助烈士遗孤的故事，电
影《 良心》将新疆与延边以民族团结之情连在一起，这
个感人泪下的故事， 仅在上海票房就创下４０７万元；我
去内蒙编剧的《 生死牛玉儒》，广东省电影公司用２８万
买下版权，发行收入５００多万元。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中，这部电影直接发挥了作用。 由群众投票评选
为大众电影百花奖；《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再现刘长春
单刀赴会的故事，在北京奥运期间，７６年前为中国敲开
奥运大门的刘长春复活在银幕上， 历史的足迹和今天
民族复兴的脚步叠印在一起， 成为能够凝聚千百万人
的一种精神力量，激荡着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怀。

在坚持主旋律的创作中，我付出艰辛，也让我尝到
莫大的甜头。 这甜头不是获得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也不是多次得到“ 五个一工程”奖，而是我的社会责任
感收获了社会效果，那就是观众对影片由衷的感动。 在
中国人大附中读高三的学生肖迪，他的妈妈花２４０元在
广安门影院买了《 生死牛玉儒》一个晚场的票，由父母、
外公、外婆等家人陪着他观看。 在当下人们面对多元文
化消费的娱乐大潮中，竟然有一家１２口人，陪高考的学
生走进影院去瞻仰一个高尚的灵魂。 后来这个学生考
进了北大，我为之感动、为之欣慰。 至今，我铭记影评家
肖尔斯的话：“ 即使《 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
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 岳母只
给岳飞一个人刺上‘ 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
马。 从长远的意义来看，一部电影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
益更重要。 ”当下国门开放，各种文化涌来，刺激的、麻
痹的、消沉的，特别是一些带有娱乐色彩的“ 精神摇头
丸”，不断地渗透在青少年间，麻醉人民的理想，消磨人
们的意志。 我们无法禁止各种各样的花儿竞开，各种鸟
儿的鸣叫，但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作家清楚地知道，
百花齐放，牡丹为魁；百鸟争鸣，凤凰领唱。 主旋律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之炬。

我无法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在竞争中发
展的全貌， 只能从一个时代的口号对我一个编剧的影
响，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中，以“ 引
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的艺术境界，纠正那些歧
视主旋律是“ 政治的传声筒”的偏见。 从１９８７年编剧《 解
放》始，到《 蒋筑英》、《 孔繁森》、《 离开雷锋的日子》、《 留
村察看》、《 陆军见习官》、《 我只流三次泪》、《 良心》、《 共
和国之旗》、《 法官妈妈》、《 生死牛玉儒》、《 一个人的奥
林匹克》……一个个人物形象排列在银幕上，将组合出
我对这个时代的深情写照。

我身处改革年代，感受了时代的温度。一个向前发
展奋争的民族， 需要进步的鼓声， 需要照亮心灵的阳
光，需要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主旋律像
灯塔一样，依然照耀着我剧作的航向。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
期的到来， 中国西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
的许多故事， 纷纷披着传奇色彩走上了银
幕。 《 人生》、《 老井》、《 黄土地》……一部部
展现我国西部地区苍凉风貌、 抒写独特人
文故事的西部电影， 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
段辉煌。 以吴天明导演的《 人生》肇始，一直
被银幕所遗忘的“ 黄土地”成为“ 西部电影”
的标志，而“ 西部电影”的崛起也直接造就
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辉煌。

深受《 海之歌》与崔嵬的影响
吴天明高中时就是文艺特长生， 按他

的话说是“ 中了文艺的邪”。 高二时的他迷
上了电影。那一年的冬天，他看了前苏联导
演杜甫仁科的影片《 海之歌》，看了一遍，没
有看懂，但是身上又没钱了，于是他就把脚
上的新棉鞋脱下来， 到附近的一个小店里
面去卖， 他告诉老板只要给他能看一场电
影的钱就行。 当时的电影票是２毛钱一张，
老板给了他８毛钱，于是他直接就去买了两
张电影票和一张影片说明书， 而他自己坐
在冰冷的电影院瑟瑟发抖， 不得不将脚压
在屁股下面坐着取暖。 这部电影深深地吸
引了吴天明， 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魅
力。 吴天明强调， 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很
大，甚至可以说引导了他的电影观。影片中
那壮阔的伏尔加河、拦水坝，还有勇敢坚强
的海的建设者……完全就是一部“ 诗电
影”。 因为看过十几遍，吴天明把片中台词
背得滚瓜烂熟，也正是因为背诵《 海之歌》
中的内心独白， 帮助他后来考上了西影演
员剧团训练班。他知道自己个子矮，相貌也
一般，不可能做演员，就想怎么也要先挤进
电影门，然后再改学导演。

在吴天明学电影的初期， 有一位电影
界老前辈对他的影响很大， 这就是被称作

“ 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 这真正是榜样
的力量。 从崔嵬这里，他开始接触唐诗。 吴
天明印象最深的是讲到白居易被贬九江的

时候， 元稹写的一首七绝：“ 残灯无焰影幢
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
风吹雨入寒窗。 ”这首诗的意境后来被吴天
明用到了《 人生》的片头中。 １９７５年吴天明
在北影《 红雨》摄制组跟崔嵬学习导演。 吴
天明回忆，崔嵬身材高大、颇有气势。 记得
当年他访问苏联时， 邦达尔丘克曾拍着他
的肩膀说：“ 听说你是中国的邦达尔丘克！ ”
崔嵬导演立刻回敬了一句：“ 听说你是苏联
的崔嵬！ ”他身上的那种不卑不亢、大恨大
爱的气魄令人很是钦佩。

首战失利决定向“ 虚假”开刀
１９８１年的影片《 亲缘》是吴天明独立执

导的第一部作品。 这个剧本讲的是台湾侨
胞的思乡之情， 而那时的吴天明连大海都
没见过， 这完全是个陌生的题材。 吴天明
说，不可否认，当时特别急于当导演，有点

“ 投机”性质。 当时在西影没人拿他这个年
轻导演当回事，主创在现场敢跟他叫板，甚
至有人伸出小拇指说：“ 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是西影厂导演里的这个！ ”结果《 亲缘》拍
砸了，吴天明说他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遍。
吴天明批评这部片子在国产片中虚假和造
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极， 能与之“ 媲
美”的恐怕也不会多。

拍摄于１９８３年的电影 《 没有航标的河
流》改编自叶蔚林的小说。当时这部小说非
常受欢迎， 有几家电影厂都在争它的改编
权。 吴天明说，当时自己什么都不是，第一
部片子又拍砸了， 但是他对这部小说特别
心动，决定拿下这部片子自己拍。当时吴天
明在京西宾馆对叶蔚林激情澎湃地说了很
多想法，而且摆出自信满满的样子，使得他
当场拍板把刚改好的电影剧本给了吴天
明。 后来吴天明经常跟人开玩笑说：“ 别看
我个子不高，黑不溜秋的，但还是有很大魅
力的。 ”从《 没有航标的河流》开始，他下决
心要向电影中的虚假开刀。 执导这部影片
让吴天明学到了很多， 从做电影到做人都

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他始终强调，中国电
影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真实， 而真实应该是
电影的第一个台阶。吴天明说，美国好莱坞
的很多大片， 把胡编乱造的剧本拍得令人
信以为真， 而中国的电影总是把真的拍得
跟假的一样。 所以真实是吴天明拍电影的
第一诉求。 从《 没有航标的河流》到《 人生》、
《 老井》， 这三部影片逐渐达到了吴天明对
电影真实的探索。

“ 将心比心”的真诚合作
《 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成功为吴天明拍

《 人生》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初读路遥的原
著《 人生》时，吴天明激动得无法抑制，后来
和路遥见面，两人“ 一拍即合”，一见如故。

“ 当时那种呐喊的愿望特别强烈。 ”吴天明
形象地说，“ 当地的农民从没有见过外面的

世界，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说‘ 修理一辈子
地球，终了往阳坡上一埋就算了！ ’听后真
令我又辛酸又心痛。 ” 但吴天明认为，《 人
生》 的硬伤也正在于后半部分城市的戏比
较苍白，“ 因为自己对城市的感情远远不如
对农村深， 所以很多主观的偏向会不自觉
地表现出来。 我可能是太爱影片中的那些
人了， 尤其对于里面的吴玉芳扮演的‘ 巧
珍’过于偏爱”。 当时他甚至说过“ 娶老婆就
要娶巧珍这样的”话。吴天明一直觉得每个
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他还是他自己，如同当
年他不可能变成陈凯歌去拍 《 黄土地》，不
可能变成黄健中去拍《 良家妇女》，他的观
念更新是建立在《 人生》的基础上的。

《 没有航标的河流》 中的盘老五，《 人
生》中的巧珍、高加林、德顺爷爷对于吴天
明来说情同父老兄妹。 他说，《 老井》中的孙

旺泉其实在某些方面与他很像。 或许就是
这个原因，他在找“ 孙旺泉”时很费心力，跑
了很多地方， 看了很多演员， 都觉得不理
想。而张艺谋，吴天明本来是请他做摄影师
的，后来觉得他的气质靠近孙旺泉，有一股
犟劲，而且他对人物的理解也很透彻。一开
始，他对出去找演员的演职人员说“ 旺泉就
要找艺谋这样的”，后来干脆就让张艺谋来
演。 张艺谋很能吃苦， 每天和农民上山劳
动， 挑十几担水， 还每天从山上背三块石
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
子里打石槽子。 在拍旺泉和巧英被埋在井
下那场戏时，他和梁玉瑾三天没吃饭，终于
找到那种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张艺谋当年曾跟吴天明开玩笑说：“ 这
该是我导演的东西，可惜叫你抢了先！ ”吴
天明的回答是：“ 我要借助你的锐气和冲击
力，刺激和推动我前进。 但是，最后我要吃
掉你，把你的精华化为我的东西。 ”那时互
相之间敢说这样的话，现在人哪敢？可见当
时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 这就是将心
比心。张艺谋曾说，他们这一代是在成熟时
期受创痛，在苦难之后才成熟，苦难留给他
们的痕迹是不同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
也无所谓谁是正宗。 两代人在一个战壕里
作战，互相吸取、互相扬弃、互相竞争。 张艺
谋当初在广西电影制片厂， 厂里舍不得放
走这么个人才。吴天明告诉他，叫他别为调
动的事情着急， 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为任
何厂拍片。为了两人能再度合作，吴天明可
以等他一辈子。

西影成了“ 中国新电影的摇篮”
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称作“ 新中国电影

的摇篮”，而西安电影制片厂则被称作“ 中
国新电影的摇篮”。 吴天明回忆说，西影在
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异军突起是很有意思的案
例。 西影在１９８３年的时候，拷贝发行量居全
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高的１０部电影中，
西影一部也没有，而上座率最低的７部影片

中有３部西影的。 吴天明是在１９８３年拍《 人
生》时被任命为西影厂长的，他那时不到４４
岁。“ 当时根本没经验，也没啥城府。路遥说
你要想镇得住就先听汇报。 ”于是吴天明在
上任后一个多月内，晚上拍片，白天开基层
会听取汇报，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然后
召开全厂大会，说得大伙热血沸腾的。他们
给自己定的目标，已经不是超过峨影、珠影
这样厂龄和规模与西影相似的厂， 而是要
赶上北影、上影等老大哥厂，要办全国第一
流电影企业。

吴天明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也是
一位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在他任西影厂
厂长期间，大胆启用了张艺谋、周晓文、黄
建新、 顾长卫等一批有艺术造诣的新人，
并把他们推上了辉煌的顶点，使他们成为
国家级、国际级的人物。至今，这些弟子们
对他们的恩师仍然充满着感激之情。而吴
天明说，“ 第五代” 崛起是时势造英雄，不
是他的功劳。那几年确实是西影历史上人
才云集、事业旺盛的时期，那时的西影既
有“ 面子”（ 在全国或国外电影节频频得
奖）也有钱，很多商业片的卖座为厂里积
累了资金。

“ 西部电影” 这个名称首倡者是电影
评论家钟惦 。 １９８４年春天，西影艺术创
作研讨会召开，老人看完《 人生》样片后特
别感慨：“ 美国有所谓的‘ 西部片’，我们是
否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希望你们从
茶杯里跳出来，登上黄土高原，塑造出中
国的西部片。 你们的作品愈是西北的，愈
是世界的。 ”吴天明一听激动得不得了，在
１９８５年８月“ 黄河笔会”的时候，联系青海、
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作家，动员他们为西
影写作， 厂里还组织创作人员到青海、宁
夏等地考察、采风。吴天明颇有深意地说，
我们这一代人是用默默注视的方法讲黄
土地上的人性与人生，而“ 第五代”则直接
从“ 黄土地”的影像上挖掘意义，他们更敏
锐，也更彻底。

吴天明：30年前，他开始讲述“ 黄土地”传奇
● 本报记者 张 悦

２８年前张瑜的成名作《 庐山恋》，用
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一部“ 青春片”；２８
年后首执导筒，她青春情结依旧，选择
了国内第一部跨类型青春励志片《 八十
一格》。 当初拍《 庐山恋》，她每一天都在
担心自己被换掉；如今自己成为导演启
用新人， 导戏过程中居然要从什么叫

“ 入镜”讲起。 １４年前首次投资影片《 太
阳有耳》，虽摘获柏林最佳导演银熊奖、
影评人最佳故事片奖，投入的１０００万元
资金却回收甚微；１４年后面对 《 八十一
格》的上市，她自信“ 多年来做演员、制
片人，我应该对电影市场有了更全局的
视野、更充分的把握”……

有着３０年影视从业经验、 曾经被
１２６０多万张选票送上百花奖领奖台的
张瑜，面对采访本该是谈笑风生、豪情
万丈的，没承想她感慨地说：“ 过去心不
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
人生的拐角处，既有生机万种，又有迷
惑千重。 好在，她一直割舍不下那份电

影情缘。
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张瑜，有过红极一

时的风光。 １９８０年，２３岁的她主演了黄
祖模导演的《 庐山恋》，进而一炮走红。
该片曾被授予“ 世界上在同一影院连续
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的吉尼斯世界纪
录，迄今还在庐山电影院为中外游客播
放。 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了一个在回
国旅游期间与一位干部子弟相爱的华
侨姑娘———周筠。 该角色表演难度相当
高，但张瑜充分利用影片为人物活动提
供的广阔天地和充分自由，凭着自己聪
颖的天赋和灵秀的气质，将周筠活泼浪
漫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生动。 特别是她准
确地把握住了周筠作为一个“ 海外赤
子”， 对祖国的一草一木有着强烈的新
鲜感和亲切感， 并通过她的眼神和话
语，细致入微地表达出了这位天真纯洁
的华侨姑娘对祖国和恋人火一般的热
烈和水晶般纯净的真情。 影片上映后，
受到广大观众和评论界的一致赞扬。 张
瑜在《 庐山恋》中的出色表演，不仅开拓
和丰富了原剧本所提供的剧作形象，也
给整部影片带来了活力和生机。 凭借该
片，张瑜获得了“ 金鸡”“ 百花”双料影后
的荣誉。

此后，张瑜又出演了《 巴山夜雨》、
《 知音》、《 小街》、《 明姑娘》、《 雷雨》 等影
片。 一部部作品演过来，张瑜获得了无
数的荣誉与奖项，然而光环背后，压力
也如影随形。 生性追求完美的张瑜，总
认为自己的演技还很欠缺，拍戏时也时
常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就在事业的顶
峰，张瑜选择了激流勇退。 １９８５年，她只
身前往美国求学，在加州州立北岭大学
学习电影电视制作。 在国内是鲜花与掌
声环绕的影后，在国外是靠做中文家教
维生的大学生。 张瑜回忆起这段经历，
至今不改初衷：“ 我不是出自科班，出国

几年是我渴求知识、充实自己的一段旅
程。 我当时想的是，学成了可以投身制
作环节，在影片中完成自己的理念。 ”

１９９１年， 在美国完成学业的张瑜，
带着“ 可以驾驭一个摄制组的能力”开
始闯荡台湾。 在台湾发展的三年时间，
她被尊为“ 双料影后”。 她主演了《 李师
师传奇》等电视剧，获得了不错的收视
率。 １９９３年，张瑜重返大陆影坛，并开始
着手制作她的“ 太阳系列”作品。 １９９５
年，张瑜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制作了影
片《 太阳有耳》。 该片获得了第４６届柏林
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影评人最佳故
事片奖。 得知获奖消息的张瑜在大街上
和严浩导演“ 情不自禁地拥抱，喜极而
泣”。 然而，受当时电影市场等多方面客
观因素的影响，这部影片的发行很不理
想。 尽管该片获得了评委的认可和良好
的口碑，但因票房不佳，至今还被业内
纳入“ 血本无归”的电影案例。

这次失败给了张瑜沉重的打击，她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在好友的安
慰和鼓励下，张瑜重新振作。 １９９６年，她
再次拍摄“ 太阳系列” 作品———《 太阳
火》。 在这部影片中， 张瑜不仅是制片
人、主演，而且还担任了导演的工作。 这
部影片为张瑜重新赢得了专家和观众
的好评，也让她找回了自信。

事隔多年，总结《 太阳有耳》投资的
失败，张瑜面色淡定：“ 世界上没有无本
的生意， 当初我还是电影市场的门外
汉，怎么可能做到市场、口碑双赢呢！ 但
是，从另一方面讲，这部影片也为我今
后的事业铺开了一条路，我开始学会怎
么融资、怎么谈判、怎么闯荡市场。 ”

张瑜在业界有个外号， 叫“ 张大
胆”，这个叫法其实是有来历的。

在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之际，《 鲁
迅》成为一部令业界自豪、欣慰的影片。
影片中，张瑜除了饰演鲁迅的夫人许广
平，还为影片的融资、制作、推广倾尽心
血。《 鲁迅》是中国多少代电影人想搬上
银幕的作品，老艺术家赵丹、焦晃都曾

视鲁迅为平生最值得塑造的形象之一。
这个接力棒传到导演丁荫楠手上，却因
为剧本的精打细磨、资金的四处筹措而
一再耽搁。 一次偶遇，张瑜见到了愁眉
不展的丁荫楠，说起《 鲁迅》的资金无法
全部到位，张瑜当时说了句：“ 你给我几
天时间，我来想办法。 ”几天之后两人再
度见面，《 鲁迅》的演员阵容、摄制工作
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 鲁迅》之后又有《 任长霞》、《 大道
如天》、《 天地告白》 等弘扬主旋律的影
片， 在这些影片中张瑜大多身兼主演、
制片人等职。 张瑜为此引来了８０后年轻
观众的追捧与好奇。 对此， 张瑜直言：

“ 谁说８０年代的影星不能投身主旋律？
我演的《 任长霞》好评如潮，不管什么时
代，真情是永远能打动人、不落伍的。 ”

刚上映不久的《 八十一格》，在业界
看来有诸多称奇之处。 作为年逾五十的
女演员、制片人，第一次转型当导演，张
瑜把镜头对准了大学生毕业、 就业选

择，将目前国际上比较前沿的试验手法
植入影片，运用心理潜意识使人物面对
真实自我。 影片突出青春励志、惊悚悬
疑，主打８０后电影主体观众。 正如她当
初作为新人参演 《 庐山恋》， 张瑜执导
《 八十一格》选择的居然是３位理科生担
任编剧。 此外３位主演王丽坤、阿穆隆、
王睿也都是新人，前者在徐克的《 七剑
下天山》电视剧版中初出茅庐，后两位
则是去年的“ 快男”“ 好男”选手。

这次“ 张大胆”的称谓更是名副其
实了。 业界不止一个人跟张瑜讲：“ 青春
片不好做，你是要填补国内影片多年来
的空白呀？ ”张瑜接话：“ 我并不是想标
新立异，只是觉得多年来，国内青春题
材的电影特别缺乏， 通过和年轻人接
触，我觉得该为８０后的年轻一代和他们
的父母拍摄一部戏。 我有好几万影迷就
是８０后，我一直在观察、倾听、解读他
们，也希望在银幕上展现这一代人的生
活、情感。 拍摄《 八十一格》 ，算是圆了
我的一个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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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从80年代电影新人到80后学子知音

电影《 老井》剧照

电影《 离开雷锋的日子》剧照

电影《 庐山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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